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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师
楝树开花
■秋石（天津）

一树紫色的云团
擦亮心的旷野
仿佛他乡遇故知
仿佛季节在宣读火热的誓言

夏天是一把明晃晃的刀
我是磨刀的人
白天磨出太阳的肋骨
夜晚磨出月亮的肉身

从斑鸠的叫声中打马起程
一手提着闪烁的萤火
一手拎着悦耳的蛙鸣

忽然想起父亲的话——
楝树开花不做活
蓼子开花急跺脚

还等什么呢？从明天起
垒灶劈柴，种谷点豆
做一个幸福的人，一个心无旁骛
的人

春风低过了苔墙
■晓卫（安徽）

青瓦白墙下滴落雨水的你 
代表着磁性的江南 
你画笔下的翠绿池塘边
站着两个嬉戏的孩子
而青石板街里流淌着我们的时光

蒲草里千万只水鸟飞过村庄
依如我一样的倔强少年   
追逐水流到更远
去寻觅万里外的海洋

我又会给你提起雨水
都是关于徽州你的记忆
雨水嘀嘀嗒嗒 
漫过整个季节的梅雨  
春风低过了苔墙

顺着水意 
杏花细雨里女孩 
袅袅婷婷走来 
相遇总想会陌上开花
去黄昏里牵出白马 
夜下如水的月色里
收集星光、吐露出许多情话

在沉寂的语言里我是你沉
默的黄金
■凌之鹤（云南）

我本是我自己。我愿意做好自己
无论生死，没有选择，这个问题
比哈姆雷特更复杂。总有那么多
命题
还有那么多事情，要求我扮演
别的角色。尽管演技拙劣
我知道比黄金更闪光的是碎玻璃
比君子更容易得志的是小人
我如此平凡，幸好还有诗歌文章
让我意外偶露锋芒。在沉寂的语
言里
我是你沉默的黄金，因为拒绝权
力
和利益的教诲，我一直被才华
深埋于命运的山谷，不为人知
直到你惊鸿一现，我才能走出黑
暗

■ 寂石（河北）

　　以前，我只不过是一位
卖些针头线脑的小贩，起早
恋晚姑且不说，还挺忙碌辛
苦，利润也少得可怜，勉勉
强强养家苦度日月。        
　　一天，卖货归来，途经
黄土岗一段崎岖山路，在路
边杂草丛中意外发现了一堆
白色骸骨，看其形状，我敢
断定，人骨无疑。我从小深
受母亲的影响，虔诚信仰佛
教，一向都是与人为善，在
生意上也是诚信为本童叟无
欺，更加看不惯世间许多不
平之事。于是，就停下脚步，
放下肩上旳货箱，把骸骨简
单收敛一番，非常吃力地用
手挖了个坑，将骸骨掩埋起
来。   
　　到家时，已经是长庚西
照，老伴早已做好饭菜，我
净过手，便开始与家人一起
吃饭，尽管是粗茶淡饭，但
一家人和睦、恩爱、体贴，
其乐融融，倒也美满、幸福。   
　　一天走街串巷下来，身
体确实有些疲劳，我不禁喟
然长叹，唉——，总的说来
还是年龄不饶人啊！吃过晚
饭，我坐在自家暖和舒适的
土炕上，跟家人说了一些白
天有趣的见闻，就早早躺下
休息了。   
　　夜半时分，忽然听见有

敲门的声音，我披上一件外
衣下炕，边走边嘀咕道，
都这么晚了，是谁呢？打开
房门，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
卦师走了进来，他进屋后不
由分说就朝我深施一礼，说
道：恩公啊，实不相瞒，我
生前原本是一位很有名气的
卦师，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
土匪劫杀，掐指算来已十年
有余。今天有幸巧遇恩公，
将我尸骨掩埋，终于入土为
安，使得我有了一个好的归
宿。为了报答恩公，建议您
以后就不要再去做那些针头
线脑的小生意了，摆个卦摊
儿，去给人们卜卦吧。我一
脸茫然无措的表情，思考了
片刻，才说：“好是好，不过，
俗话说得好，隔行如隔山，
再者说了，我对算卦这门营
生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
不通啊！”卦师就和蔼可亲
地笑了笑，说道：“无妨无
妨，恩公，您只管按照我说
的去做，剩下的事不是还有
我吗。”    
　　我翻了下身，醒了，原
来是个梦。第二天，我果然
不知天高地厚摆了一个卦摊
儿。我端端正正有模有样地
坐在卦摊儿前面，看其阵势
倒还挺像那么回事。平心而
论，我心里却是七上八下一

点谱儿也没有。卦师早就看
透我的心事，他就及时地鼓
励我说：“恩公啊，不用紧张、
害怕，一切有我在这里压阵
呢。”       
　　倒也是。没有不开张的
油盐店。我接的第一单生意
是一位朴实、忠厚的老年农
民，农民姓吴，老吴家里唯
一的耕牛昨天晚上给丢了，
眼下正是农忙时节，节令不
等人啊！丢了耕牛，老吴就
好像是一位断了手臂的废
人，一时间就没有了主心骨
儿。 
　　老吴“有病乱投医”，
他歪打误撞来到我的卦摊儿
前，态度诚恳地请我算一
算耕牛是不是还有希望找回
来。我沉吟不语，正不知如
何应答的时候，卦师悄悄告
诉我：“恩公，不要慌，您
就这样跟他讲，他的耕牛最
多不出三天自然有人送回来
的。”我如今已经是骑虎难
下，就好像是一位可怜兮兮
的傀儡，也只能鹦鹉学舌按
照卦师的意思向老吴又重复
了一遍。老吴听了，他的鼻
子差点没有被气掉，说道：
“你这算的是什么玩意破卦，
世上哪里有这等好事。”我
干咳了几声，神情肃穆地说：
“心诚则灵，我的卦一向都

是很准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三天以后自然可见分晓。”
说完，我双目紧闭，尽最大
能力掩饰着自己内心的惶恐
与不安。      
　　老吴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了，他思忖了一会儿，觉得
我的话似乎也有几分道理，
看我神态，好像也不是那种
蒙骗人的主儿，反正三天时
间并不是三年五载般漫长，
很快就可以验证结果。老吴
无可奈何地看我一眼，丢下
卦资就走了。    
　　三天以后，老吴家那头
耕牛果真奇迹般地回家了，
送回耕牛的人是老吴的外甥
狗娃，这天，是吴镇大集，
狗娃一大早就起来去赶集
市，半路上巧遇老吴家的那
头耕牛，耕牛当时正在山坡
上吃草，十分悠闲的样子，
狗娃喜出望外，集市也不赶
了，牵着耕牛径直朝老吴家
奔去。
　　老吴兴高采烈地前来向
我道谢，并且又付了一份厚
重的酬金，临走的时候撂下
一句话，说我是一位挺不赖
的卦师！    
　　就这样，在卦师的帮衬
下，我在方圆几十里名气大
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来。

高价买老骡
■ 蔡永平（甘肃）

　　爹终于凑齐了够买一头
骡子 400 元的钱。
　　爹领着石头去集市，从
市场头瞅到市场尾，又从市
场尾瞄回到市场头。
　　爹站在一头黑骡子前，
牵缰绳的瘦高汉子凑上前：
“老哥，骡子八岁口，膘分好，
下地拉套正当年呢！”爹摸
捏骡子的臀部，摇摇头离开
了。
　　爹对石头说：“那骡子
屁股肉不瓷实，干活没力
气。”
　　爹围着一头灰骡子前后
左右看。蹲在一旁抽旱烟锅
的络腮胡子，咧着厚嘴唇说：
“老哥好眼力，这骡子个头

大，腿壮，干活肯下力。”
爹眯着眼点头，俩人伸出指
头比画一阵，爹一步三回头
地离开了。
　　爹对石头说：“好骡子，
可价钱高了。”
　　市场角落里，一头土黄
骡子，身架不大，毛发贴在
身上，爹停住了脚步。一个
围着褪色蓝头巾，面容憔悴
的中年妇女，双手摩挲骡子，
骡子用脑袋蹭着妇女。
　　爹问妇女：“大嫂，这
骡子咋卖？”妇女抬起脸：
“大哥，我急着用钱，这养
了二十三年的老骡子，您，
给个价吧！”
　　爹绕骡子转一圈：“这

骡子好，四百，中不中？”
妇女瞪大了眼：“大哥，高
了！高了！！”爹呵呵笑说：
“不高，就这么定了。”
爹拿出钱，递给妇女，妇女
连声道谢，揣上钱走了。
　　石头噘嘴翻白眼：“爹，
你这是咋了，高价买老骡？”
　　爹望着远去的妇女：“孩
子，这婶子的丈夫前几日
为救邻居的孩子，被坍塌的
石墙砸伤了，重得很。我们
买老骡子帮她，帮人要帮急
呢！”
　　爹提起缰绳：“你闻
闻！”
　　石头凑近，一股浓浓的
中药味扑面而来。

沉默的父亲
■艾文章（山东）

每次打电话
我发现父亲越来越沉默了
他不再唠叨小麦的收成玉
米的长势
棉花的丰歉
也不再提他的高血压糖尿
病
风湿疼痛一日三餐
就连父亲平时最爱说起的
小村里的鸡毛蒜皮家长里
短
如今也很少听到
这多少让我有点儿安慰
忽然，千里之外的那端
传来一阵剧烈的咳嗽
震得我握电话的手
至今还在颤抖

生命之源 摄影 |宁琳净（广西）


